
風
姐
﹁
飛
燕
﹂
在
港
掛
上
三
號

風
球
後
，
過
門
不
入
，
擦
身
而

過
。
猶
記
得
年
初
時
，
從
媒
體
報

道
中
，
得
知
天
象
專
家
預
報
，
蛇

年
香
港
風
雨
多
。
果
然
，
蛇
年
只

過
半
，
惟
颱
風
和
暴
雨
確
實
較
往
年

多
。
幸
而
本
港
始
終
是
樂
土
，
風
雨
吹

不
動
。
每
逢
﹁
打
風
落
雨
﹂
天
，
在
維

多
利
亞
海
港
兩
岸
邊
，
都
會
見
到
路
人

撐
㠥
雨
傘
，
迎
㠥
風
雨
看
海
、
聽
浪

聲
，
毋
懼
風
雨
。
心
安
即
靜
，
放
下
為

樂
。
怕
什
麼
呢
？
不
做
虧
心
事
者
，
行

雷
閃
電
也
不
怕
。
反
而
在
心
中
有
的
是

﹁
雲
淡
風
輕
﹂
呀
！

置
身
於
投
資
市
場
，
尤
其
在
翻
雲
覆

雨
的
投
機
市
場
中
，
每
時
每
刻
都
置
身

在
風
高
浪
急
中
，
一
個
不
小
心
，
極
易

被
巨
浪
所
沖
沒
。
然
而
，
我
也
不
怕
。

每
次
投
資
部
署
，
都
先
會
做
足
功
課
然

後
而
動
之
，
至
緊
要
慎
思
考
量
自
己
的

實
力
，
承
受
風
險
知
多
少
，
至
關
重

要
。
不
用
讀
︽
心
經
︾
也
能
觀
自
在
。

也
能
笑
看
風
雲
過
哩
。

金
融
市
場
包
括
股
市
、
匯
市
和
商
品
市
場
都
是

那
麼
驚
心
動
魄
令
人
緊
張
的
市
場
，
分
分
鐘
考
驗

人
的
本
性
與
智
慧
、
膽
識
。
常
聽
警
世
語
﹁
貪
字

得
個
貧
﹂，
然
而
，
腦
海
中
常
有
﹁
富
向
險
中
求
﹂

的
鼓
勵
語
。
哪
個
對
？
得
看
運
程
了
。

﹁
六
絕
﹂
魔
咒
靈
驗
，
﹁
七
翻
身
﹂、
﹁
八
躍

進
﹂
？
似
是
而
非
的
傳
言
。
君
不
見
近
月
來
，
就

算
股
市
拾
級
而
上
，
惟
獨
是
，
每
有
成
交
量
不

足
，
中
環
街
道
上
，
也
不
見
﹁
擦
鞋
仔
﹂
在
㟊

﹁
股
票
貼
士
﹂，
顯
然
是
散
戶
不
敢
入
市
。
儘
管
說

股
市
升
跌
很
大
程
度
看
大
戶
資
金
流
向
。
然
而
，

如
果
要
股
市
走
向
紅
火
的
話
，
動
力
仍
要
靠
中
、

小
散
戶
齊
齊
參
與
才
有
人
氣
才
有
動
力
推
上
，
然

後
大
戶
手
中
股
票
才
能
交
棒
有
接
股
人
。
大
鱷
才

有
機
會
﹁
功
成
身
退
㟊
錢
走
﹂。
可
就
是
每
當
股
市

大
跌
或
陰
乾
時
，
散
戶
正
在
過
寒
冬
，
手
中
無

貨
。
膽
小
之
人
又
哪
敢
在
風
雨
中
博
弈
呢
？
當
夢

醒
接
棒
時
接
的
是
火
棒
了
。

快
樂
時
光
最
易
過
，
一
個
月
的
美
加
之
旅

又
到
尾
聲
，
踏
上
凌
晨
二
時
的
歸
航
，
我
沒

有
帶
備
糧
食
上
機
，
因
為
香
港
航
空
公
司
不

像
加
拿
大
的
，
連
飛
機
餐
都
省
卻
了
，
要
吃

便
要
購
買
。
其
實
我
不
愛
吃
飛
機
餐
，
卻
愛

吃
航
班
上
的
杯
麵
，
正
當
大
家
都
睡
了
，
在
漆
黑

之
中
來
一
杯
熱
辣
辣
香
噴
噴
的
麵
，
真
羨
煞
旁

人
！吃

吃
吃
，
這
個
月
增
了
八
磅
，
無
法
子
，
每
天

都
跟
朋
友
聚
餐
，
又
參
加
了
墨
西
哥
任
吃
任
喝
旅

遊
套
餐
；
美
國
西
雅
圖
十
四
元
的
自
助
餐
，
焗

蠔
、
三
文
魚
生
、
長
腳
蟹
、
炒
蜆
一
應
俱
全
，
又

怎
可
留
手
？

吃
在
溫
哥
華
的
確
會
令
人
喜
出
望
外
，
老
友
盧

業
瑂
、
何
活
權
除
了
是
著
名
電
台
主
持
，
更
是
食

家
，
與
他
們
一
起
覓
食
連
打
冷
都
特
別
精
美
。
臨

別
秋
波
，
權
權
約
我
早
上
十
一
時
半
吃
午
餐
，

嘩
，
有
冇
早
㝅
？
原
來
那
是
一
間
不
設
訂
座
的
日

本
小
餐
館
﹁
岸
本
﹂，
等
待
開
門
是
一
種
情
趣
。

坐
下
來
日
本
年
輕
老
闆
端
來
一
壺
香
濃
綠
茶
，

暖
在
心
頭
。
魚
生
亮
相
，
一
片
片
躺
在
一
塊
被
牛

油
紙
包
裹
㠥
的
雪
白
冰
塊
之
上
，
各
款
魚
生
帶
子

點
綴
㠥
真
的
小
紅
玫
瑰
和
數
串
薰
衣
草
，
碟
邊
有
四
堆
日
本

芥
辣
，
上
面
俯
伏
㠥
用
甘
筍
製
成
的
小
蝴
蝶
，
翅
膀
薄
得
看

似
可
以
高
飛
，
正
讚
美
用
料
上
乘
，
即
送
上
一
度
長
長
的
壽

司
陣
，
上
面
披
㠥
一
片
片
牛
油
果
，
猶
如
一
條
可
愛
的
小
青

蛇
，
碟
的
中
央
放
㠥
一
個
小
洋
燭
，
外
面
捲
㠥
一
圈
白
蘿
蔔

片
，
好
像
一
盞
座
㟜
小
燈
籠
；
旁
邊
小
酒
杯
插
有
四
把
用
蘿

白
片
砌
成
的
小
風
車
，
頂
端
都
穿
㠥
一
顆
青
豆
，
構
圖
之
美

叫
人
拍
案
叫
絕
，
難
怪
店
外
一
直
排
㠥
不
散
的
人
龍
。

這
裡
中
菜
也
不
賴
，
登
機
前
終
於
嘗
到
老
友
尖
嘴
曾
的
必

吃
飯
堂
﹁
豐
澤
樓
﹂，
金
磚
豆
腐
、
糯
米
照
燒
雞
、
杏
汁
豬
肺

湯
，
老
板
周
先
生
來
自
廣
州
，
開
業
三
年
，
成
績
有
目
共

睹
，
他
肯
做
複
雜
的
菜
餚
，
其
門
如
市
。
那
味
一
字
骨
，
肉

量
不
少
，
鬆
化
味
美
肉
汁
鮮
嫩
，
我
當
然
請
教
吳
師
傅
秘
訣

何
在
？
這
位
香
港
大
廚
告
訴
我
最
大
秘
密
：
﹁
每
天
入
貨
，

用
料
新
鮮
。
﹂
招
牌
菜
豉
油
雞
皮
質
香
脆
，
每
道
菜
式
都
熱

騰
騰
上
桌
，
分
量
十
足
。
我
又
一
次
吃
足
十
成
，
今
趟
可
能

連
飛
機
杯
麵
也
吃
不
下
了
。

一
個
月
放
任
的
吃
要
結
束
了
，
回
港
後
是
為
食
後
遺
症
，

地
獄
式
減
肥
即
時
開
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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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
七
十
一
便
利
店
之
多
，
令
人
驚
訝
。

問
當
地
朋
友
原
因
，
她
也
不
甚
了
了
，
只
說
七

十
一
附
近
的
房
子
，
往
往
吸
引
不
少
年
輕
人
租

住
，
因
為
台
北
房
子
又
貴
又
小
，
很
多
都
沒
地
方

煮
食
和
洗
衣
服
，
幸
好
有
便
利
店
，
可
買
簡
單
熱

食
和
飲
料
，
又
有
洗
衣
服
務
，
有
些
還
附
設
咖
啡
店
，

咖
啡
種
類
和
質
素
一
點
不
賴
，
有
些
還
設
椅
子
可
以
歇

歇
。
台
北
的
便
利
店
都
有
一
至
數
座
電
子
服
務
機
，
可

以
訂
火
車
票
，
買
林
林
總
總
活
動
門
票
和
支
付
各
式
賬

單
，
還
可
上
網
叫
計
程
車
，
數
分
鐘
後
即
有
車
抵
達
便

利
店
門
口
，
訂
車
單
據
上
有
車
號
記
錄
，
女
生
夜
遊
較

放
心
。
便
利
店
還
可
買
到
像
無
印
良
品
那
種
淨
色
棉
質

內
衣
和
T
恤
，
過
年
過
節
有
合
時
糕
點
和
傳
統
食
物
禮

包
，
方
便
送
禮
。
年
輕
人
生
活
所
需
，
便
利
店
基
本
上

滿
足
到
。

可
以
說
，
當
今
生
活
很
多
細
節
都
能
外
判
。
台
北
獨

居
的
年
輕
人
，
不
必
買
爐
具
、
咖
啡
機
、
洗
衣
機
，
這

些
七
十
一
都
可
解
決
，
甚
至
不
必
有
客
廳
。
要
見
朋

友
，
上
星
巴
克
就
可
以
，
反
正
各
式
連
鎖
咖
啡
店
，
都
爭
㠥
要
做

大
學
生
和
白
領
的
第
二
個
家
。
不
單
台
北
，
甚
至
全
世
界
都
在
過

不
同
程
度
的
外
判
生
活
。
書
櫃
也
不
必
了
，
反
正
書
本
和
生
活
記

錄
都
可
外
判
。
現
在
看
書
藏
書
都
在
網
上
，
去
旅
行
也
不
帶
相

機
，
手
機
拍
照
這
麼
方
便
，
在w

hatsapp

或
面
書
上
發
了
，
已
能
長

久
收
藏
，
隨
時
剪
輯
分
享
，
還
用
實
體
相
簿
和
私
家
伺
服
器
儲

存
？萬

事
外
判
的
生
活
，
港
人
也
優
為
之
，
只
是
習
慣
成
自
然
而

已
。
我
們
住
的
都
是
蝸
居
，
很
少
人
有
條
件
請
朋
友
回
家
吃
頓
舒

服
的
飯
，
串
門
子
活
動
早
已
外
判
，
就
是
上
茶
樓
酒
館
咖
啡
廳
。

奇
怪
的
是
有
些
住
得
寬
敞
的
，
也
從
不
請
朋
友
回
家
聚
會
，
這
是

很
難
明
白
的
心
態
，
可
能
認
為
家
是
個
私
隱
，
盡
量
不
想
外
人
涉

足
；
或
是
家
裡
太
大
太
豪
，
怕
朋
輩
見
到
不
好
解
釋
。

香
港
的
七
十
一
跟
台
北
的
相
比
，
功
能
還
差
很
遠
。
其
實
要
增

加
如
洗
衣
服
務
和
像
樣
的
咖
啡
角
也
不
難
，
反
正
是
判
上
判
而

已
。
終
有
一
天
，
人
們
獨
居
之
所
，
只
需
一
床
一
廁
一
手
機
，
就

能
過
活
。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外判生活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反
傳
統
的
李
敖
，
很
久

以
前
寫
了
部
︽
要
把
金
針

度
與
人
︾，
教
人
如
何
讀
中

國
一
些
古
書
。
少
年
時

代
，
對
李
敖
的
作
品
便
十

分
愛
看
，
蓋
有
學
問
知
識
在

焉
，
但
並
非
十
分
迷
，
不
似
我

一
些
少
年
朋
友
，
閉
口
李
敖
開

口
﹁
文
化
太
保
﹂。
我
是
相
當
理

智
的
。

李
敖
對
這
些
﹁
金
針
﹂，
並
非

全
盤
接
受
，
他
還
帶
有
批
判
的

眼
光
。
例
如
︽
史
記
︾
裡
講
秦

國
大
將
白
起
在
長
平
之
戰
裡
，

把
投
降
的
趙
國
四
十
萬
軍
隊

﹁
盡
坑
殺
之
﹂，
即
全
活
埋
了
。
李

敖
看
了
就
不
相
信
，
認
為
技
術

上
做
不
到
，
以
古
時
的
運
輸
能

力
，
無
法
把
四
十
萬
軍
隊
集
合

在
戰
場
上
。
因
為
四
十
萬
人
的

補
給
怎
麼
解
決
？
要
多
少
水
？

要
多
少
糧
？
所
以
，
派
四
十
萬

人
去
打
仗
，
怎
麼
可
能
？
既
不

可
能
，
如
何
﹁
盡
坑
殺
之
﹂
？

其
後
又
說
﹁
趙
卒
降
者
數
十
萬

人
﹂
，
前
後
數
字
不
正
確
、
含

混
，
怎
教
他
相
信
？

我
想
，
四
十
萬
人
面
臨
﹁
坑
殺
﹂，
為
何

不
反
抗
？
秦
國
要
動
用
多
少
兵
馬
才
能
將
四

十
萬
人
驅
之
坑
中
，
或
拋
諸
坑
中
﹁
盡

殺
﹂
？

李
敖
將
這
些
﹁
疑
點
﹂，
或
如
他
所
說
的

﹁
讀
書
本
領
﹂
耍
出
來
，
告
訴
大
家
怎
樣
念

書
才
是
最
好
的
念
法
。
他
在
︽
深
夜
十
堂
︾

︵
長
沙
：
湖
南
文
藝
出
版
社
，
二
○
一
三
年

三
月
︶
這
部
書
裡
，
自
詡
為
﹁
知
識
老

廚
﹂，
要
將
他
的
學
問
煮
成
佳
餚
，
留
給
後

生
吃
。

︽
深
夜
十
堂
︾
的
文
章
，
是
李
敖
在
鳳
凰

衛
視
︽
有
敖
有
話
說
︾
的
一
個
結
集
。
這
個

節
目
，
我
那
時
常
收
看
，
雖
覺
間
有
偏
激
，

但
對
他
搜
集
資
料
之
豐
，
細
而
分
析
，
﹁
說
﹂

與
﹁
圖
﹂
並
茂
，
我
是
大
為
欣
賞
的
。
要
講

當
代
讀
書
種
子
，
李
敖
實
是
第
一
人
。

以
前
，
看
他
寫
的
︽
獨
白
下
的
傳
統
︾，

有
云
：

﹁
五
十
年
來
和
五
百
年
內
，
中
國
人
寫
白

話
文
的
前
三
名
是
李
敖
、
李
敖
、
李
敖
，
嘴

巴
上
罵
我
吹
牛
的
人
，
心
裡
都
為
我
供
了
牌

位
。
﹂

這
狂
妄
之
言
，
很
多
人

看
了
都
反
感
。
但
當
時
我

想
，
為
何
不
說
﹁
一
百
年
﹂

或
﹁
一
千
年
﹂，
偏
要
說
是

﹁
五
百
年
﹂
？
︽
深
放
十
堂
︾

有
篇
︿
李
敖
包
辦
五
百

年
﹀，
那
才
為
我
揭
了
盅
。

他
說
﹁
是
我
的
廣
告
詞
﹂，

既
是
廣
告
詞
，
吹
吹
牛
有

什
麼
干
係
？
這
樣
吹
法
，

確
令
人
忘
不
了
。
然
而
，
﹁
五
百
年
﹂
這

詞
，
是
大
有
學
問
的
，
他
引
蘇
東
坡
﹁
余
空

紙
兩
幅
，
留
與
五
百
年
後
人
跋
尾
也
。
﹂
又

引
陸
游
詩
：
﹁
後
五
百
年
君
記
取
，
斷
無
人

似
放
翁
顛
。
﹂
此
後
還
引
清
朝
趙
翼
的
詩
：

﹁
預
支
五
百
年
新
意
，
到
了
千
年
又
覺
陳
。
﹂

﹁
五
百
年
﹂
這
詞
的
謎
底
，
李
敖
至
此
解

開
，
並
說
：
﹁
你
覺
得
這
只
是
一
個
普
通
的

吹
牛
廣
告
，
可
是
當
我
把
﹃
五
百
年
﹄
三
個

字
在
中
國
思
想
文
化
史
中
的
分
量
點
破
的
時

候
，
你
就
知
道
這
裡
面
有
學
問
在
。
﹂

書
中
李
敖
引
愛
因
斯
坦
最
喜
歡
的
生
活
方

式
是
﹁
孤
獨
的
愉
悅
﹂，
而
他
也
樂
於
這
種

﹁
孤
獨
的
愉
悅
﹂。
唯
甘
於
孤
獨
者
，
始
能
讀

書
，
始
能
研
究
，
始
能
寫
作
，
始
能
如
莊
子

所
云
﹁
獨
與
天
地
精
神
往
來
﹂
。
嘻
嘻
哈

哈
、
罵
人
毫
不
口
軟
手
軟
的
李
敖
，
學
問
是

從
﹁
孤
獨
﹂
而
來
。
沒
有
孤
獨
，
何
來
﹁
文

化
太
保
﹂
？

沒有孤獨，何來李敖？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本
人
生
命
中
的
第
一
篇
小
說
是
二
萬

字
的
中
短
篇
、
取
名
︽
珮
珮
︾，
乃
純
創

作
之
空
中
故
事
。
一
九
五
九
年
因
喪
父

籌
款
來
過
一
次
香
港
，
帶
返
一
批
香
港

文
學
雜
誌
章
幅
返
廣
州
入
讀
大
學
一
年

級
時
，
躲
在
圖
書
館
細
看
攜
返
廣
州
之
刊
物

中
有
幾
份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其
中
之
文

藝
園
地
中
有
當
年
舒
基
城
等
之
短
篇
小
說
，

從
未
寫
過
小
說
之
十
九
歲
阿
杜
，
憑
空
創
造

一
堆
美
軍
炸
廣
州
瓦
堆
中
走
出
一
個
四
五
歲

小
女
孩
，
阿
杜
作
為
一
個
貨
車
司
機
收
養
了

那
小
女
孩
，
給
些
錢
鄰
居
女
人
代
為
照
顧
，

直
養
至
十
一
歲
少
女
整
天
嚷
㠥
找
媽
媽
，
阿

杜
便
把
她
送
到
革
命
兒
童
收
容
所
，
並
獻
上

瓦
礫
中
救
她
出
來
時
頸
項
的
一
條
玉
墜
子
，

青
透
碧
綠
上
刻
有
﹁
珮
珮
﹂
二
字
。
兒
童
收

養
所
說
會
替
她
尋
找
親
生
父
母
，
阿
杜
回
復

單
身
便
跟
一
位
表
親
到
了
南
洋
吉
隆
坡
，
做

跟
車
小
工
，
如
是
者
又
過
了
十
年
。
一
天
在

吉
隆
坡
運
貨
到
馬
六
甲
市
途
中
，
被
一
部
轎

車
撞
了
車
尾
，
對
方
走
出
來
一
個
帶
㠥
小
孩

的
艷
妝
美
婦
，
脖
子
上
赫
然
戴
有
碧
翠
玉
牌

隱
隱
有
﹁
珮
珮
﹂
兩
個
字
，
此
時
阿
杜
一
個
潦
倒
中
年
男

人
竟
自
愧
形
穢
不
忍
相
認
﹁
我
養
過
你
的
﹂，
亦
不
識
互

相
留
話
，
美
婦
又
上
車
駛
去
了
。

此
後
幾
年
滿
馬
來
亞
再
尋
也
尋
不
㠥
該
美
婦
，
直
至
本

人
再
回
廣
州
鬱
鬱
而
終
，
也
再
沒
見
過
這
位
﹁
珮
珮
﹂
一

面
，
人
生
一
合
一
散
真
有
緣
訂
散
後
便
不
會
有
聚
，
直
至

今
天
這
生
命
歷
程
中
一
段
小
故
事
寫
成
二
萬
字
寫
實
小
說

再
寄
港
投
向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當
年
在
圖
書
館
有
個

廣
東
師
大
中
文
一
年
級
大
哥
哥
生
替
我
修
改
潤
飾
，
並
問

我
﹁
會
投
向
哪
裡
？
﹂
我
說
﹁
會
寄
到
香
港
投
稿
。
﹂
大

哥
哥
是
個
有
智
慧
之
人
，
他
說
此
事
要
守
秘
，
不
然
你
會

有
批
評
批
判
的
，
千
萬
別
張
揚
了
。
結
果
︽
珮
珮
︾
一

文
，
一
九
五
九
年
尾
登
在
香
港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阿

杜
得
了
十
八
元
稿
費
，
姊
姊
替
我
買
了
一
條
長
西
褲
，
交

人
帶
返
廣
州
，
阿
杜
生
平
第
一
篇
小
說
換
了
褲
子
，
欣
喜

之
極
，
在
日
記
上
大
書
﹁
創
作
文
字
可
以
致
富
﹂
作
為
自

我
鼓
勵
，
走
上
此
行
業
從
此
倏
忽
五
十
年
終
於
捱
足
半
世

紀
，
本
人
仍
是
窮
得
要
命
，
幸
好
養
大
女
兒
杜
如
風
自
力

更
生
，
我
們
生
活
也
算
滿
足
幸
福
，
上
天
並
沒
待
薄
過
我

們
這
些
戰
火
殘
兒
之
生
命
也
。

回
首
往
事
，
本
人
半
生
之
文
字
生
命
並
不
崎
嶇
，
也
是

一
字
一
鋤
的
耕
種
出
這
兩
代
之
生
命
，
以
一
個
亂
世
文
人

之
生
命
歷
程
而
言
，
如
此
順
坦
的
走
至
時
近
大
結
局
，
也

真
感
謝
蒼
天
了
。

順坦之文字生命
阿　杜

杜亦
有道

思　旋

思旋
天地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難
得
來
到
西
班
牙
南
部
著
名
的
太
陽
海
岸
，
又

怎
可
以
錯
過
那
迷
人
的
地
中
海
沙
灘
及
清
澈
海

水
？內

爾
哈
︵N

erja

︶，
臨
海
背
山
，
位
於
西
班
牙
東

南
方
、
是
距
離
馬
拉
加

一
個
半
小
時
車
程
的
美
麗

白
色
小
鎮
，
亦
是
西
班
牙
太
陽
海
岸
上
一
個
著
名
景

點
。
它
有
一
個
突
出
於
地
中
海
的
斷
崖—

—

歐
洲
陽
台

︵B
alcon

de
E
urope

︶，
是
公
元
九
世
紀
時
阿
拉
伯
人
建

設
的
要
塞
地
方
。
站
在
歐
洲
陽
台
，
迎
面
可
見
茫
茫
大

海
，
那
就
是
地
中
海
，
望
向
左
、
右
兩
邊
，
可
以
見
到

滿
佈
細
滑
幼
沙
和
清
澈
見
底
的
一
大
片
沙
灘
，
令
人
禁

不
住
有
一
游
地
中
海
水
的
衝
動
！

座
落
於
小
鎮
以
東
三
公
里
外
的
內
爾
哈
溶
洞
，
綿
延

長
達
五
公
里
，
為
西
班
牙
最
知
名
的
洞
穴
之
一
。
這
個

估
計
有
逾
二
億
年
歷
史
巨
大
的
洞
穴
系
統
於
一
九
五
九

年
被
發
現
，
五
個
少
年
在
此
遊
玩
時
，
偶
然
發
現
了
這

個
神
奇
洞
穴
，
之
後
更
公
開
開
放
供
世
人
參
觀
。

內
爾
哈
溶
洞
分
為
兩
大
部
分
，
即
內
爾
哈
一
號
洞
和

內
爾
哈
二
號
洞
。
內
爾
哈
一
號
洞
通
過
台
階
和
混
凝
土

小
徑
就
可
達
到
，
對
遊
客
開
放
，
目
前
內
爾
哈
二
號
洞

還
沒
有
正
式
對
遊
客
開
放
。

開
放
的
洞
穴
內
分
為
三
大
展
廳
，
即
表
演
廳
、
上
展
廳
和
新
展

廳
。
上
展
廳
和
新
展
廳
中
包
含
有
世
界
上
最
古
老
的
藝
術
品
。
來

此
的
遊
客
可
欣
賞
到
四
點
二
萬
年
前
穴
居
人
繪
畫
的
六
隻
海
豹
，

考
古
學
家
稱
這
是
迄
今
唯
一
發
現
的
穴
居
人
創
作
藝
術
。
穴
居
人

在
大
約
三
萬
年
前
滅
絕
之
前
，
曾
生
活
在
這
個
洞
穴
裡
，
並
在
洞

穴
裡
遺
留
下
燧
石
工
具
，
之
後
史
前
現
代
人
類
使
用
這
個
洞
穴
，

在
洞
穴
牆
壁
上
繪
製
圖
案
，
並
遺
留
一
些
陶
器
、
工
具
和
骨
骼
。

內
爾
哈
溶
洞
還
擁
有
高
度
達
三
十
二
米
、
體
積
約
三
千
立
方
米
的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石
筍
，
它
位
處
溶
洞
中
央
，
看
來
就
像
大
教
堂
中

的
高
祭
台
，
莊
嚴
肅
穆
。

內
爾
哈
溶
洞
內
的
表
演
廳
，
可
舉
辦
各
式
音
樂
和
舞
蹈
表
演
，

是
這
個
洞
穴
的
一
大
特
色
。
在
具
有
悠
久
歷
史
的
溶
洞
中
，
既
可

欣
賞
多
姿
多
彩
的
石
筍
和
石
鐘
乳
，
還
可
觀
賞
精
彩
絕
倫
的
音
樂

表
演
，
是
人
生
中
最
美
妙
的
旅
程
！

溶洞聽音樂會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笑看風雲過

大飽口福

最近，媒體接二連三地報道了學生溺水事件。
據不完全統計，僅6月份，全國各地發生的學生溺
水事件就有40餘起，死亡人數上百人。進入7月，
溺水事件更是頻頻發生，從已報道的媒體得知，
截至7月14日，江蘇、湖南、廣東、湖北等地又有
50餘名學生溺水身亡。對此，政府和學校都高度
重視採取了許多必要措施嚴加防範，可溺水事件
還是不時發生。為什麼呢？因為現在的孩子絕大
多數根本不會游泳。
游泳是一個人最基本的生存技能之一，它對身

體的好處人人皆知。可現在會游泳的孩子還真是
少之又少。在一個暑期書畫培訓班上，筆者對班
上的38名學生進行了隨機採訪，結果只有8名學生
回答說會游泳。這些學生絕大部分來自各小學。
為什麼不學游泳？孩子們的答案各式各樣：「家
裡不讓！」「學校不教游泳！」「功課忙沒時間去
游泳。」⋯⋯有位來陪孩子學書畫的家長見我對
孩子為什麼不學游泳感興趣，便與我聊了起來。
她說，現在都是養得一個，所以對孩子的安全格
外當心，生怕孩子游泳出事，再說附近的小河也
沒有一條能游泳的，要讓孩子游泳就得去游泳
館，每次的費用也是不小的開支。她和愛人的工
資有限，難以再承擔孩子游泳的費用。孩子所在
小學的班上50多個學生，也只有9個會游泳，這9
個學生家庭條件都很好，是在游泳館裡學會的。
還有位家長說，她曾帶孩子去過兩次游泳館，但
都是讓他套㠥救生圈下水玩，沒有讓教練特意去
教他游泳。怕他學會後會和同學偷偷跑外去游
泳，沒有大人在身邊會發生危險。現在幾乎每隔

一段時間就在報紙上看到這裡或者那裡的孩子因
為游泳出事，怕都怕死了，哪還敢讓他近水？
城裡的孩子大多數不會游泳，其原因還真多種

多樣，那農村的孩子情況如何呢？要知道，以前
說起哪個水鄉的孩子不會游泳會讓人笑掉了牙。
通過電話詢問在水鄉的老表，得知的情況更糟
糕，他說他們那裡的孩子基本上全是「旱鴨子」。
我不解：小時候老表家鄉的河水是多清澈啊，有
幾個暑假我就是在那裡度過的。那時，我和老表
們每天下午都鑽進小河扎猛子，打水仗，護駕㠥
坐在木桶裡漂游的小娃娃，盡情地在水中撲騰，
游乏了，便爬上岸偷摘桑棗，扯幾根柳枝盤在頭
上扮演「小兵張嘎」，等桑棗樹主人發覺，便喊一
聲「日本鬼子來了！」撲通撲通跳下水。直至薄
暮，外婆催喊幾遍才戀戀不捨而歸。晚上，我和
老表們要麼打㠥手電，躡手躡腳地到河邊捋爬上
岸納涼的沼蝦、螺螄；要麼躺在竹床上，瞪㠥滿
佈星星的夜空出神地想㠥「十萬個為什麼」，河風
徐徐地拂在光身子上，挺愜意的。對岸，不時傳
來悠揚的竹笛聲，在小河上空飄蕩，更增添了鄉
村夏夜的美好和寧靜⋯⋯老表說，我這些童年的
回憶都是老皇曆了，在我們那個年代的農村孩
子，不會游泳確實是會被人笑話的。而城市裡長
大的孩子，因為沒有足夠的場所，不會游泳的很
多。但現在情況完全反過來了。農村的河水已經
髒得再也沒人敢下去游泳，由於場館交通經濟條
件等各方面的原因，農村孩子會游泳的很少；而
隨㠥城市的發展，游泳場館增多，父母有經濟實
力給孩子報暑期游泳班的也漸漸多起來，所以城

市會游泳的孩子反而比農村多了。
針對學生溺水事件的頻頻發生和現在的孩子絕

大多數不會游泳，那學校能不能開設游泳課呢？
近日，我就這個問題諮詢了一起晨練的一位退二
線的教育主管部門老領導，他說，在一些發達國
家，如美國、意大利、澳大利亞等，都非常重視
游泳運動的普及和提高，把它作為中小學生的體
育必修課。我國的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廣東等省
的一些中小學也開設了游泳課，但絕大多數省市
的中小學游泳並沒有被列入體育課程。原因是開
設游泳課，困難重重，尤其在農村學校是很難辦
到的。如果要開設游泳課，首先需要一個設施完
善的場地。在每所學校都建標準游泳池，這當然
不太現實。讓學生在河道裡學游泳，既要保證河
水不受污染，又必須配備足夠的保障人員，安全
問題堪憂。就算是城區的學校，
開設游泳課也有許多困難，這包
括師資力量和成本。因為游泳課
不是一般體育老師就能教的，在
師資力量方面，學校必須聘請專
業的游泳教練；在泳池成本方
面，不僅要經常換水消毒，還需
進行日常維護。畢竟學校自建的
游泳池不是營業場所，這樣的開
支目前很多學校都還承擔不起。
因而，現在的學校大多只是口頭
講些游泳安全教育方面的知識，
但是，大多數孩子對這樣的知識
講解覺得無所謂，因為沒有現場
示範體驗，只是紙上談兵，所以
覺得沒意思。
游泳作為一項全民參與的運

動，曾受到舉國上下的重視。我們這一代的人絕
大多數都掌握了游泳的技能，都是在小河裡泡大
的。曾幾何時，因環境、條件所限，游泳這項本
該全民參與的運動，漸漸變得奢侈，漸漸離人們
特別是離孩子遠去，以至溺水事件不斷發生，使
人們望水興嘆！孩子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
望，更是我們每個家庭的幸福。誠望每個家長重
視對孩子的游泳學習，特別是學校，尤其要加強
游泳教學。希望政府能擠出專項資金，為每個中
小學都修建一個游泳池，哪怕是清理一條能游泳
的河道也好，這並不需要太多的資金，卻是減少
孩子溺水身亡的最好方法。創造條件讓孩子學會
游泳和自救，比任何掛在嘴邊的「高度重視嚴加
防範」強。須知，任何時候，人的生命都是最寶
貴的，何況祖國的花朵呢！

望水興嘆

網上圖片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知識老廚要把金針度與人。

作者提供圖片


